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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三百年艳史
（民国）费只园 著



第一回
吴三桂一怒裂家书

侯朝宗三生盟画扇

风倒梧桐，问故迹仗谁收拾？空怅望白山黑水，黯然消灭。宫史已随烽火

散，美人不共繁华歇。笑白头剩得旧钞胥，从容说。 观风俗，轩节，操
褒贬，春秋笔。有绮情侠气，孤忠奇烈。舞扇歌衫同点缀，脂钿粉盝都狼籍，

话沧桑还见玉鱼寒，铜驼泣！

调寄《满江红》

这一首词，是清代三百年艳史的楔子。清代这三百年里，名臣硕士，儒林文苑，自

然有清史流传出来。便有什么艺术方技，仗着一点小小本领，也都搜罗在史传里面。独

有妇女，不过把孝义节烈的表扬一番。这些可泣可歌可感可叹的艳迹，全要靠着稗官的

小说，名流的笔记，曲曲折折的替他宣布。可惜不是一人一事，便是一节一段，容易散

佚，容易遗忘。要知道，这一个艳史，不是单说那脂香粉腻、纸醉金迷，便是孝义节

烈、艺术方技，只要是出于妇女，那样当不起这个“艳”字？在下编这部艳史，便守着

这个宗旨。论到清代在建州、在辽东的时候，什么王皋呢，什么洪承畴呢，道途遥远，

宫闱秘密，也不敢便算做实录。倒是清代入关，定鼎北京，有这三百年天下，却靠着一

篇艳史激成功的。

这大周昭武皇帝吴三桂，原是辽东人氏。他父亲吴襄，明朝崇桢初年，已经官拜锦

州总兵。三桂生下来聪明绝世，膂力过人，十八岁便考中了武举人，跟着父亲随营效

力。这个时候，清代方才得着兴京，在辽东一带地方骚扰。后来声势渐大，连经略熊廷

弼、袁崇焕这班人都奈何他不得。吴襄的能耐，自不必说了。三桂因为父亲失机下狱，

依然升他做了总兵。这感激涕零，满想立功救父，把宁远守的铁桶相似，李自成飞也飞

不过来。崇祯知道三桂是有用的，便召他一朝，要他专御流贼，先把吴襄开释了，提督

京营。这时三桂奉到这样恩旨，自然将宁远事务交代了裨将，银鞍白马，皂盖朱幡，浩

浩荡荡进了北京城朝见，崇祯着实慰劳了一番，便封做平西伯。

满朝这班趋炎附势的人，第一要算得嘉定伯周奎。这周奎是周皇后的父亲、崇祯的

国丈，知道三桂得宠，便想同他联络。约了日期，设筵款待，真是八珍并荐，百簋俱

陈。酒过三行，一班一班的歌童舞女，轻裙广袖，利屣长裙，前来叩拜。三桂在那宁远

的地方，毡居毳幕，膻肉酪浆，那里有这天堂般的住宅，天仙般的美人？况且戎马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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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连妻子都不大相见，虽则素性是好色的，也无从发泄出来。正在呆呆的望着，忽然

耳朵边听见说道：“圆圆替伯爷把盏！”三桂顿然一惊，面前却站着一个雪肤花貌、丰容

盛鬋的人，身上是团花锦袄，百蝶宫裙，罗袜弓鞋，亭亭玉立。头上还腾着珠光宝气，

盘了一个内家新髻。恐怕曹子建的《洛神赋》、杜少陵的《丽人行》还描摹他不像。三

桂正待发言，圆圆早捧着酒壶向三桂嫣然一笑，斟满了一杯，递到三桂手中，说道：

“伯爷请酒！”三桂模模糊糊连尽三爵。圆圆已执壶退下，入内更衣。下面一片箫管之

声，正如流莺乳燕，春啭皇州，令人觉的心醉。周奎对着三桂，频频劝酒，那知三桂的

神魂，早跟着圆圆去了。周奎也懂得这种光景。只见圆圆换了一身妆束，抱着琵琶，婷

婷袅袅的走出来。正待拨弦转轴，周奎便道：“伯爷不是外人，圆圆尽可侍坐。”圆圆趁

势偎在三桂旁边，唱了一出。三桂更乐不可支，忽然大声说道：“圆圆爱我！”下面歌童

舞女，顿然一吓。三桂微笑道：“忽发狂言惊四座，两行红粉一齐回。我竟成扬州小杜

了，老皇亲不要见笑。”周奎便道：“国家多难，流贼内讧。西北边防，撤除殆尽。还仗

着将军一隅保障，不敢越境而北。一旦逼迫畿辅，老夫衰迈，还有什么力量抵挡？圆圆

是老夫自幼养成，色艺俱还不弱，将军见爱，尽可奉赠，只是老夫全家俱要将军保护

了。”三桂不道周奎这样的慷慨，连忙答道：“老皇亲的事，便是晚生的事，但不知见赐

圆圆何日可以奉迎呢？”周奎道：“圆圆谢了伯爷的赏，收进房去，收拾收拾，跟了伯爷

同归便了。”圆圆果然拜了下去，弄得三桂受又不是，还又不是，便命停乐撤席，品茗

闲谈。三桂总说流贼易灭，辽东难制。圆圆又换了青衣便髻，更觉得容光焕发，奕奕动

人。一阵宝马香车，圆圆便算是三桂的陈夫人了。

三桂引着圆圆叩见吴襄夫妇，自然有平西府里的人筹备团圆家宴，画屏银烛，檀板

金尊，又是一番景象。三桂上表请了三天病假，杜门不出，只是陪着圆圆。在天比翼，

在地连理，山盟海誓，三桂全为圆圆颠倒。这圆圆本是周奎买来的南中歌女，枇杷门

巷，杨柳楼合，那一处不曾经历？周奎趁着田贵妃薨逝的期间，教导了圆圆许多仪注，

进奉皇宫，料定崇祯必然赏识。那知崇祯忧劳国事，惨念故妃，依然发回周奎家中。周

奎正在无可安插，此时却便宜了三桂。

三桂假期已满，料想不能再留，宁远的紧急文书，又雪片的来催，只得别了圆圆，

出京西去。一路茅店鸡声，板桥人迹，却是凉秋九月的天气，回想锦衾角枕，玉软香

温，真是霄壤之隔了。没精打采到了宁远，忽然接到崇祯谕旨，叫蓟辽总兵王永吉迁徙

宁远兵五十万入卫，叫三桂留着精锐殿后。三桂刚带着军马，到得山海关，前方的谍报

说，李自成已经攻破京城，帝后同殉。三桂得了这个消息，想着圆圆，觉得食不甘味，

寝不安席。正想兼程并进，北上勤王，忽报北京有家书到来。寄书的人奔进营中，将书

呈上，认得是旧仆吴贵。三桂等不及拆书，便问：“老太爷好否？”吴贵说道：“被囚

了。”又问：“老太太好否？”吴贵又说道：“被囚了。”三桂道：“这不要紧，我到京自然

释放了。陈夫人呢？”吴贵说道：“被掳了。”三桂又道：“不同老太爷、老太太一起吗？”

吴贵哭道：“被新皇帝将官刘宗敏掳去入宫了！”三桂道：“好好，父亲叫你来劝我从贼，

我是大明臣子，只有讨贼，那有从贼的道理？”便把家书纷纷裂碎，写了八个字回复吴

襄，说道：“父既不忠，子也不孝。”打发吴贵走了，便想明朝的兵力，耍不过李自成，

若要夺回圆圆，重偕伉俪，只有出关借兵的一法，也顾不得父母的生死了。后来吴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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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将陈圆圆接回平西府

祭酒有《圆圆曲》一首，而说此事

道：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

玉关。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

为红颜。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

亡自荒宴。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

君亲再相见。相见初经田窦家，侯

门歌舞出如花。许将戚里箜篌伎，

等取将军油壁车。家本姑苏浣花里，

圆圆小字娇罗绮。梦向夫差苑里游，

宫娥拥入君王起。前身合是采莲人，

门前一片横塘水。横塘双桨去如飞，

何处豪家强载归？此际岂知非薄命，

彼时只有泪沾衣。薰天意气连宫掖，

明眸皓齿无人惜。夺归永巷闭良家，

教就新声倾坐客。坐客飞觞红日暮，

一曲哀弦向谁诉？白皙通侯最少年，

拣取花枝屡回顾。早携娇鸟出樊笼，

待得银河几时渡？恨杀军书底死催，

苦留后约将人误。相约恩深相见难，

一朝蝼蚁满长安。可怜思妇楼头柳，

认作天边粉絮看。遍索绿珠围内第，

强呼绛树出雕栏。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鬟不整惊魂

定。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专征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斜谷云深

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柏红经十度霜。教曲妓师怜尚在，浣纱

女伴忆同行。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当时祗受声名累，贵戚名豪竞延致。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飘泊腰支细。错怨狂风扬落

花，无边春色来天地。常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

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

足。香径尘生鸟自啼，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为君别唱
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

三桂后来仗着大清的兵力，果然把李自成赶出北京。直追到一片石地方，把圆圆夺

了回来，却是红啼绿惨，憔悴不堪。三桂是镜破重圆，钗分复合，便传令顿兵不进。摄

政王到了北京，自然要改元建国，迎主入朝了。这是顺治元年的四月，那地塌天崩的警

信，早已传到南都。谁知党祸未消，还有那归德的侯朝宗，宜兴的陈定生，贵池的吴次

尾，标立复社名目，专一排击魏忠贤余党。什么杨维斗、刘伯宗、沈昆铜、沈眉生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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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生，都来附和，使得阮大铖躲在裤子裆里，一动都不敢动。那大铖有个至交杨龙友，

认识这班复社社友，要想把大铖疏通疏通。知道侯朝宗是个领袖，便趁着朝宗无聊的时

候，带他到秦淮水榭，流连佳丽。这秦淮是南都的胜地，灯船两岸，栉比河房，画槛雕

栏，绮窗丝幛。龚芝麓的顾横波，钱谦益的柳如是，皆是秦淮隽品。这李贞丽的假女香

君，调丝弄竹，更为后来之秀。朝宗与通款曲，一见倾心，香君亦肯委身相事。佳人才

子，鲽合鹣飞。这杨龙友更办那箱笼呀、首饰呀、筵席呀，侯朝宗竟不曾费得分文，只

在做定情诗的时候，袖子里取出一柄宫扇，题着一首绝诗道：

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

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

这柄宫扇，香君便做了定情的信物。后来香君知道各样奁具，都是阮大铖的银钱，

一并退还了杨龙友，情愿跟着朝宗荆钗裙布，诗酒盘桓，连一班复社的人，都把香君叫

做老社嫂了。只有阮大铖恨得侯朝宗牙痒痒的，总想乘机报复。偏是凤阳督抚马士英、

淮安漕抚史可法，为着左良玉领兵东下的事，在清议堂会议，阮大铖便向士英诋毁朝

宗。虽则史可法代他辩护，杨龙友替他筹划，只得避祸到市隐园史可法那里去了。这面

阮大铖还气香君不过，趁着迎驾拥立的功劳，连升带保做了兵部侍郎，硬把香君逼嫁漕

督田仰。香君额血溅扇，坚不肯行。倒是杨龙友替他补成折枝桃花，成就了一段情场佳

话。后来香君依旧送进皇宫，做了薰风殿里一个女供奉。朝宗同香君的缘分，从此算是

勾销。孔云亭《桃花扇传奇》里还有什么一会，说朝宗拜继之为师，香君拜玉京为师，

同时入道。我还记得《北尾声》一阕道：

你看他两分襟，不把临去秋波掉。亏了俺桃花扇，扯碎一条条。再不许痴

虫儿，自吐柔丝缚万遭。

毕竟朝宗未曾随着继之，继之亦到南京来了。只有香君情苗芟尽，绮债偿还，终究

与玉京为伍。这便是《桃花扇》的结束。

那南京城里，自从福王即位，总是楼台歌管，院落秋千，没有恢复北方的论调。便

是两刘、高、黄四镇，亦早已不和起来了。单靠着一个史可法，如何支持得住？正是：

动地鼓鼙思将帅，沸天弦管闹官家。

欲知后事，且听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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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
圆破镜垂恩宠公主

弃故剑希旨禁王妃

上回说到南都闻变，拥立福王，国号弘光，全凭着马士英、阮大铖一班人，怙权弄

势，把史可法早已赶逐到扬州去了。这个消息，传到北京，那摄政王说：“明朝丧君有

君，偷安在东南半壁，权缓南下，看他有没有立国的希望。”一面改殓帝后，抚恤故明

宗室，优礼故明臣僚，将流贼的腥染，一概扫除净尽。忽报故明坤兴公主，有一道表

章，亲自陈情。大略道：

念可怜臣妾，痛双亲永别离，常则是高天局蹐，总无计可伸罔极。愿从今

衣化衲，但长斋绣佛，但长斋绣佛！洗除了粉黛红妆，剪去那烦恼青丝，诵一

回鹦鹉心经，权当做潇湘灵瑟。伤往事，如流水；叹命苦，不堪提。把这没收

管的人儿，葬向莲龛底。守定蒲团忏昔非，红尘早捐弃。惟望我天心鉴察，怜

怜悯悯。成全苦志。

摄政王看了一遍，便向范文程道：“这是什么意思？坤兴公主，又是那个的公主

呢？”文程道：“臣只知道故明崇祯帝有个公主，已经殉难了。周钟是故明懿戚，王爷只

要问他便知。”摄政王便立传周钟进见。

原来这周钟是周奎的儿子，便是坤兴公主的嫡亲母舅，曾经投降过李自成，后来又

在摄政王驾前充了一名侍卫。这周奎的家私巨万，早已被李自成抄没了。周钟对摄政王

碰了头。摄政王将公主表章递给周钟。周钟道：“这个是极可怜，极可恨的呆孩子。从

前故帝殉国，曾在他臂上剁了一剑，忽然晕去。李兵入宫的时候，臣见他尚有热气，着

人抬回家去，叫臣母卜氏悉心调理。卧了五日，渐渐苏醒，说道：梦见维摩居士替他治

好伤痕。伴着臣母住下，见了臣面，骂得臣不亦乐乎。臣从此也不去管他。后来臣母故

后，便在彰义门外维摩庵里带发修行。臣想这孩子是亡国余生，已失却公主资格，幸而

品貌长得很俊，现在从龙群彦没有妻室的很多，臣想替他匹配一个罢了。他却口口声声

要匹配那故太仆公子都尉周世显。王爷呀，沧桑已改，社稷全非，茫茫人海中，那里去

寻这周世显？如今又弄出这种表章来，盛世昌明，岂容有这等冒渎？臣该万死！迨臣去

训斥他一番便了。”摄政王哼了一声，说道：“周钟，这公主没有尔等这班人通权达变，

他却是个节烈女子！孤想古人说的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只要未将周世显寻得，那公主

便不必出家。”一面宣召坤兴公主入宫，去朝见皇太后；一面通谕九门差官遍访周世显

中

国

全

史

�

清
朝
三
百
年
艳
史

猿缘缘



周钟将外甥女坤兴公主领回家中

下落。公主听了这样消息，真是生死

人而 肉 白 骨，还 怕 不 感 激 涕 零

吗？

老尼本来不愿公主出家，竭力怂

恿公主遵旨朝见。公主换去缟素，穿

了青衣布裙，来到宫门候旨，自然有

太监宣传进去。但觉未央太液，都是

从前生长的地方，如今鸠占新巢、燕

来故垒，泪珠儿不觉滚下来了。便对

着守门的铜驼，也是点头微叹。宫女

掀帘，让公主步入。这皇太后早站了

起来。公主按着仪注行礼，看见皇太

后长袍厚鞋，髻作双叉。早有几个年

老宫娥，还认得旧朝公主。皇太后传

旨赐坐，觉得公主柳眉蓉面，绰约婀

娜，正如出水青莲，不着一丝尘俗。

便问年龄几岁？公主道：“臣妾十有

六岁，是中宫母后周氏所出。”皇太

后又问问周世显情形，公主从容奏

对，不卑不亢。皇太后笑道：“予虽

久居漠北，却爱南方人长得聪明伶

俐。现在到了中原，又在深宫里面，

找不出聪明伶俐的女子作伴。公主家

亡国破，这都被流贼所害，寄居尼庵终究不是了局。予想将公主寄在膝下，仍旧赏格格

封号，土田钱物，一切如例；另赐第宅一所居住，待找到驸马周世显，再行完姻。平时

常到宫里走走，让北方这几个格格，看看南方的榜样。予却不逼你改妆，你放心罢！”

几个老宫娥，听到皇太后的恩旨，想到公主的毫无依靠，都劝公主谢恩。公主道：“薄

命之人，荷承抬举。臣妾是从九渊升入九天了，但一日寻不到驸马，臣妾一日不出尼

庵。况且亲丧未满，不敢改易吉服，皇太后的恩典，臣妾岂不知感？若不嫌臣妾是不祥

人物，臣妾当十日一朝，来替皇太后解闷。”说罢，又跪了下去。皇太后也并不勉强，

从此催着摄政王上紧寻那周世显。果然不到几时，有个差官在城外酒楼里面，遇见了世

显。皇太后按照格格的排场，凤辇龙旗，鸾笄象服，一路还扎着彩楄搭着灯棚，派了洪

承畴、金之俊两个人做媒妁，使周世显赴邸就婚。这时早惊动了满朝臣宰，红顶花翎，

蟒衣补服，排班的来道喜。那周钟也着实兴头。真是写不尽的繁华，说不完的贵显。宝

钗璎珞，玉佩珊瑚，夹杂些镜匣脂奁，陈设得齐齐整整。神仙世界，美满姻缘，那一个

不说优待旧朝的恩礼？还记得老赞礼有几句赞词道：

伏以乘凰扇引，定情于改朔之朝。金犊车来，降礼于故侯之第。人非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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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慨紫玉之重生，镜异鸾台，一看乐昌之再合。敬请平阳贵客，玉殿嫦娥，

升堂行礼。

这周驸马同坤兴公主团圆以后，一个比不得佛门的寂寞，一个比不得旅邸的飘零，

双宿双飞，果然甜蜜。公主又听得南都拥立，流贼败亡，觉得祖宗的血食，还有一线希

望。那知南京这位弘光皇帝，除了听歌曲、御童女以外，一点没有能耐，真是得过且

过。从前马士英商议迎立福王，侯朝宗在史可法面前，说福王有三大罪，有五不可立。

这第三罪便是，乘离乱之时，纳民妻女。到得福王正位，这些往时的“故剑”，早已丢

在九霄云外。偏有那不知事务的童氏，说是福王元妃，河南巡按御史陈潜夫想借此得点

恩宠，备了车驾仪从，从河南送到湖北汉口，直下长江，旌旗飞扬，冕旒秀发，一路牙

樯锦缆，在金陵水门停泊。早惊动了一班官僚，争先迎接。不道弘光听了怒不可遏，命

将童氏下锦衣卫狱，并逮潜夫审问，在朝的马士英、王铎示意法官严加拷讯。那童氏终

究矢口不移，还说有皇子金哥、玉哥可以作证。最后刘良佐上疏力争，说上为群臣所

欺，将使天伦灭绝。弘光便下一道手谕道：

陈潜夫送童氏及子女至南京

朕元妃黄氏，先朝册封，不幸夭

逝。继妃李氏，又已殉难。登极之初，

即追封后号，诏示海内。卿为大臣，岂

不闻知？童氏不知何处妖妇，诈冒朕

妃。朕初为郡王，有何东西二宫？据供

是邵陵王宫人，尚未悉真伪。若果真

实，朕于夫妻之间，岂无天性？况宫媵

相从患难者颇多，夫妻之情，又岂群臣

所能欺蔽？宫闱攸关风化，岂容妖妇阑

入？国有大纲，法有常刑，卿不得妄听

妖讹，猥生疑议。

手谕发出，定要法官处死童氏。法

官虽则知道童氏冤枉，却又不像正式王

妃。料定大庭广众的推问，便是桁杨刀

锯，也不会怕，万一骤然处死，必道有

心灭口。踌躇了几日，童氏已骨瘦柴

立，奄奄欲毙。两个孩子，是跟着陈潜

夫取到的，却是峥嵘头角，举止不凡，

原像金枝玉叶的出身。童氏这种光景，

谅来不肯直说。便乘着夜间，从监狱里

提出陈潜夫，松去枷，在书房里置酒
相待。那法官这番举动，潜夫早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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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经不得法官卑词愉色，向潜夫问那童氏的缘由，潜夫便道：“童氏来辕陈诉，我却

惶骇得很，也不敢得罪他。只说兹事体大，不在我范围以内。后来被他纠缠不过，带着

两个儿子来见，我也可怜他这两个儿子，替他陈奏一番，偏是碰了钉子，叫我驱逐出

境，我自然奉旨遵行。他却把召幸的始末，入宫的始末，出亡的始末，痛哭陈词，告诉

了我。还说一个人死不足惜，这是龙种，如何能隐匿不献？我的送他南下，不是为这童

氏，实是为这两个皇子。不意因此获罪，只好同着皇子前来见驾。如今夫妇、父子不能

一面，我陈潜夫还不是当今的罪人吗？”法官道：“先生总有昭雪之日。只是童氏，叫晚

张薇在松风阁里作一个小小桃源

生如何发付？”潜夫道：“前日马士英为元妃出揭，说童氏借有金哥、玉哥，一妇人不足

惜，然皇嗣正重，这不好据此定谳吗？”法官微笑道：“先生差矣！如今伪皇妃一案外，

还有伪皇子一案。今上的皇嗣固重，烈皇帝的皇嗣不更重吗？马士英为着百姓疑惧，有

这种话头掩人耳目，其实他处死童氏的心，比法官的手段还要辣呢！况且童氏是真妃，

马士英也不好称他做妇人。若是假的，还有什么皇嗣！晚生知道了，先生请回。”潜夫

跟了狱卒退出。

法官把童氏请来。这童氏玉颜憔悴，云髻欹斜，一步一步的挨上阶来。后面跟着金

哥、玉哥，都是单衣单裤，器宇却轩昂得很。法官请一行人坐下，便絮絮叨叨问这童氏

说：“你的行径，我已调查明白，得

幸是真的，入宫是假的；生皇嗣是真

的，封元妃是假的。你只要详细告

我，我自然替你辩白。”童氏瞪了一

瞪，对着法官道：“我是为着两个孩

子，不然早已自尽了。做一个妇人，

嫁着了皇帝还是这样结果，那平民百

姓不知要怎样受尽凌辱呢！我前番不

自供明是邵陵王宫人吗？出宫遇着了

这位王爷，比胶还粘、比漆还合，虽

算不到《长生殿》里的唐明皇、杨贵

妃，同那汉朝的赵合德，隋朝的吴绛

仙，也不相上下。只是兵戈迭起，他

要固守登陴，儿女情长，不免英雄气

短，所以只住在外面，生下这两个儿

子。他也时来看视。还记得河南城破

这一天，他骑着马，改了服色，还给

我二十两银子。我所以不怕辛苦，想

同他做一个生诀，妃不妃、后不后，

我也并不计较。这李妃殉难之后，他

却封我第三王妃。如今总是这班不知

廉耻的小人，希承他的意旨，把我监

禁起来，受这种苦恼，受这种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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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两个小孩子，冬天不是要冻坏吗？他人说‘生生世世，不要入帝王家’，这句话

居然应了。”说罢，母子三人相抱而哭。

法官正在无话可答，外面一阵喧嚣，早有人匆匆的走进来，说道：“老爷不好了！”

法官是心细的，连忙对童氏道：“我已领会，过几日便好出狱，不必愁烦。”童氏拜谢了

法官，呜咽出门。法官便问来人：“为什么大惊小怪？”他说：“清兵来了，皇上走了，

马士英、阮大铖不见了，史可法殉难了。各署的官，都去迎接定国大将军豫王了。”法

官问：“去迎降的，是何等样人？”来人说：“一个龚尚书芝麓、一个钱尚书谦益，其余

都记不清了。”法官道：“我张薇原是先帝旧臣，国破家亡，早绝功名之念，为何今日走

在漩涡里，助纣为虐？如今南京一破，国在那里？家在那里？且到松风阁去静养几天，

再定行止。”原来这法官是锦衣卫仪正张薇，自北而南，备尝艰苦。福王命充此职，他

是审周雷一案，审候陈吴一案，已经十分感慨。后来审到童妃，便有挂冠之计，经此一

番变动，他遂去了靴带冠袍，换了芒鞋鹤氅，在这松风阁上，安排笔床茶灶，作一个小

小桃源。那知道这班迎降的人，偏不肯饶他，开着许多名氏，这大锦衣张薇，也在捕拿

之列。张薇得了这个消息，便说“君子见几，不俟终日”，大踏步出了松风阁，口里朗

吟道：

眼望着白云缥缈，顾不得石径迢遥。渐渐得松林日落空山杳，但相逢几个

渔樵？翠微深处人家少，万岭千峰路一条。开怀抱，尽着俺山游寺宿，不问何

朝！

这是顺治二年三月，张薇便弃家不知所之。正是：

四面踢开荆棘满，一生赢得蕨薇香。

欲知后事，且听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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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回
市隐园顾横波祝寿

陀庵卞玉京朝天

上回说到清兵南下，钱、龚迎降。这龚尚书芝麓，名叫鼎孳，原是江南合肥县人

氏。他却有两位夫人，第一位童夫人，因为受过明朝的诰封，将清朝的诰封，情愿让了

第二位夫人顾氏。那顾氏原是秦淮佳丽，生得庄妍靓雅，风度超群，发鬓如云，桃花满

面，还画得一笔好兰花，与马守贞不相上下。河房前面，更造了一座眉楼，绮窗绣帘，

掩映成趣。凭栏一望，秦淮里面的画舫，日间箫鼓，夜间灯火，都好饱我的眼福。楼上

牙签玉轴，锦瑟瑶琴，檐马丁当，炉香缭绕，人人称他为南曲第一家。他便署名一个

“媚”字，字曰眉生。其时江南文酒，眉生家从无虚夕。红妆与乌巾紫裘相间，几坐无

眉娘不乐。后来被一伧父所侮，尝遍了辔绁的风味，便也推幢息辙，矢脱风尘。龚尚书

是雄膏盖代的人，见了媚娘，愿用万金替他脱籍。媚娘轻财好客，不减尚书。故吏门

生，以缣笺乞媚娘画兰的，动辄盈箧。媚娘随意挥洒，自有一种幽静的意致。署款自称

横波夫人，便也改姓徐氏。陈退庵《秣陵集》尚有《青溪访顾眉生眉楼遗址》，诗云：

舣棹青溪水阁头，居人犹说旧眉楼。春山何处窥明镜，新月依然上玉钩。

身世沧桑悲永逝，闺房福慧悔双修。含光同被虚名误，皖水虞山一样愁。

横波夫人自从受了清朝封典，龚尚书也联翩直上，堪堪要位登台阁。这班谐臣媚

子，趋奉尚书，那一个不趋奉横波？横波珊珠鹤补，宫裙绣帔，不但旧时曲中姊妹，望

得他同天仙一般，便是王谢故家、崔卢旧第，也羡慕他是青楼的魁首，曲卷的班头。尚

书更是百顺千依，不敢违拗他一句。这是金陵王气，黯然都收，楼管劫灰，美人尘土。

总算一座市隐园，尚依然完好。尚书同了横波，便在这里下榻。那横波本是好事的人，

正值三十岁寿诞，自有丁继之、张燕筑几个旧清客，来供奔走。还有姊妹行中的李大

娘、十娘、王节娘这几人，替横波盈盈下拜。尚书本也挥金如土，况且横波喜欢热闹，

便乘势开灯张宴，邀集宾客数十百辈，前来听戏。老梨园郭长春，亲自唱了一出。接着

丁继之、张燕筑及二王郎，串了王母瑶池宴。横波垂帘命酒，同李大娘等谈谈旧事，知

道葛蕙芳跟着孙克咸入闽了，马婉容又跟着杨龙友去了，寇白门跟着保国公，也不知存

亡死活。王微波被张献忠留在营里，只有卞玉京做了女道士，住在祇陀庵里。横波想去

邀玉京来一叙，倒是十娘说：“玉京黄道服，闭户清修，他誓不再履尘世，我辈何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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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惹他呢！”横波道：“正是十娘的养女香君，做了薰风殿女供奉，究竟有无下落？侯朝

宗听说同高鹞子不合，回河南去了。香君嫁不着朝宗，我叫老爷做媒，替他访一个佳

婿，总要比杨龙友做媒强多呢！”十娘听了，呜咽起来，说香君在杭州西湖出家了，同

着童娘娘在一起住。横波问：“那一个童娘娘？”十娘道：“他是弘光皇帝的妃子，因为

皇帝不认，下在狱里。到得南京城破，幸亏锦衣卫张老爷救他出来，带到杭州。他在断

桥旁边造了水仙庵，招集女修，替周皇后祈福。香君跟了故宫宫女同去的，我也没法子

劝阻她。真叫做江山好改，本性难移。”

大家正在絮絮叨叨的讲话，忽然尚书闯了进来，说道：“外面有一个门人严姓，新

拜浙江监司，逗留白下。我约他来与宴，他坚要进来替夫人上寿，还是允他不允？”横

波道：“有什么不允呢？”道言未了，那严姓蓝顶补褂，搴帘长跪，捧巵称：“贱子替夫

人把盏。”这班女客，惊得大家离座，或竟向内房躲避了。横波不慌不忙，接了酒盏，

一饮而尽。那严姓后面拥着许多男客，有拍手的，有狂笑的。横波眨一眨眼，只见红蓝

黄白，各样颜色的顶子。早有一个修髯白面的人，排众出来，向尚书道：“我等众人也

卞玉京鼓琴送横波

要敬夫人三爵。”横波认得这人是钱谦

益，便整衣稳佩，步出帘来说：“贱妾

初度，诸位大人宠临，已属非分，那

里敢当赐酒？还是贱妾先敬三爵。”说

罢，有一个前发齐眉，后发披肩的小

婢，捧着银壶，斟了一杯，递在横波

手里。下面值席的仆人，把诸客的酒

一概斟满，横波裣一裣衽，将酒一提

便饮。三爵既毕，横波掀帘进去。唱

戏的呈上戏目，点齐了重复开锣。酒

阑歌阕，已是三更天气。横波留着李

大娘、十娘住下。约定明早到祇陀庵

进香，并与卞玉京谈谈。横波卸去严

妆，只穿着短襦绣裤，腰支轻亚，弓

弯纤小，望去不过二十许人。尚书等

到客散，也到李大娘、十娘这边来凑

趣。那知这桩祝寿的事，未免小题大

做，传到北京，却被给事中孙龄上
了一疏道：

龚鼎孳饮酒醉歌，俳优角逐。前

在江南，用万金置妓，名顾眉生，恋

恋难割，多为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哭笑长安，已置其父母妻孥于度外。今歌

饮流连，依然如故。且为该妓称觞祝寿，糜费巨金。仕宦篙绅，喧呶达旦。故君在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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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以父丧，亏行灭伦，莫此为甚。请饬部察核停格。

这疏上去，摄政王只将尚书降了二级，却传谕从速北上。横波同着大娘、十娘，自

从祇陀庵进香回来，也收拾行装，准备起程了。卞玉京知道横波将行，便在庵中设斋饯

行，仍旧约了大娘、十娘作陪。酒至半酣，从房里携出琴囊，呼小童焚上好香，弹一曲

《高山流水》。仙露同润，清风徐来，十指间拂拂若有云烟的气。横波叹曰：“卞姊如此，

我辈真凡胎俗骨矣！”玉京推琴而起，又捧出一部《法华经》来，一片霞光耀人眉宇，

仔细看来，觉得比朱砂还要细腻腴润。横波便问道：“这是用什么写成的？”玉京道：

“贫道自悲身世，深愧蹉跎，要想忏悔罪孽，刺取舌血逐日作为功课。如今供奉起来，

为尚书同夫人祈福。”横波诸人此时已散坐啜茗，玉京邀三人到云房随喜。但见石屏纸

帐雅淡异常。四壁挂着画兰八帧，婀娜刚健，水墨停匀，款称玉京道人。横波道：“卞

姊有此画法，我愧不如。”玉京道：“这是近年遣闷之作，若比夫人，真是小巫见大巫

了。”横波看得玉京虽是清隽，深虑难乎为继。又道：“卞姊这样便算结局吗？还是择人

而事？”玉京笑道：“出家人那可再堕尘劫？况且贫道从十八岁侨居吴门，后来便到秦淮

居住，堕鞭公子，走马王孙，当时并不措意。料不到南都一变，我辈便乱头粗服，任人

蹂躏。不得已才算入道，却又被东中诸侯劫去，强人当夕。幸亏婢子柔柔，有点权变，

将他嫩蕊娇枝，掉我残花败柳。我迤逦到了祇陀庵。竹篱茅舍，已是坍损不堪；蝠粪当

门，蛛丝满户，勉强修葺一番。都仗良医郑保御，力为资助，便做了祇陀庵主。长斋绣

佛，精持戒律，与外人罕通闻问。因为夫人同大姊、十姊，都是手帕旧交，是以有此一

席。夫人，你看庵外这一带锦树林便是贫道玉京葬骨的地方。贫道诵经的余暇，不是画

画兰，即是弹弹琴。后来被吴梅村学士听得，便做了长歌相赠。还记得几句道：

昨夜城头吹筚篥，教坊也被传呼急。碧玉班中怕点留，乐营门外卢家泣。

私更妆束出江边，恰遇丹阳下渚船。剪就黄贫入道，携来绿绮诉婵娟。

这几句，恰为贫道传出心事。但是欢场不再，绮孽全除，倒安安耽耽在这祇陀庵

里。夫人荣华富贵，正未有艾。大姊、十姊，绮年玉貌，怕没有如意郎君？贫道赋命孤

虚，何苦随人逐逐，斋鱼粥鼓，与鼎食钟鸣，各有一番声价。不知道贫道有福消受没

有？”说罢，洒下几点泪来。横波竭力安慰了玉京，同了大娘、十娘归去。

不多几日，横波是陪着尚书赴北了。大娘亦尽货金珠，以向胥生。十娘从良，尤不

知卜居何所。玉京伊郁易病，处此箫条景况，回想一绫一曲，此乐何堪再得？药炉茶

灶，亍得郑医生盘桓不去。玉京也有情聊胜，把郑医生当做知己。正在长日恹恹的时

节，病人本没有情绪，忽然接到了苏州一信，说玉京的妹子卞敏，已丧所天，要到庵里

来探望阿姊。玉京喜得大兵之后，骨肉重逢，便倚枕写了回书。苏州到南京，本没有几

多远，只因沿途烽火，舟楫难通，约莫二十日才到了南京城里。这卞敏幼年也曾到过秦

淮，鼓琴画兰，不在玉京之亚。申相国的孙子极为赏识，便纳在后房专宠。申家是簪缨

世族，久受国恩。这相国的孙子名唤维久，也是一榜举人，官拜南都员外郎。诗文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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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洋溢海内。复社公子里面，算得一个鼎鼎的。卞敏喜得其人，深喜落花有主，不道

维久一病，消渴经年，早被召作修文郎了。申家的眷属，归罪卞敏，定要叫她下堂。她

想来只有这个阿姊，特地投奔祇陀庵。见了玉京，彼此大哭。那日，玉京扶病强起，云

鬟不整，像个黄面瞿昙。看了卞敏，缟服练裙，映着雪白的玉肤，更觉风情绰约。但是

卞敏随新夫去福建

青年失偶，又遇着这种荒乱的时代，不

知道若何收拾。又想：自身病状如此，

没有一个关切的人，一旦溘然长逝，那

一个替我来布置？有了妹子，便算有

主，若是苟延残喘，风晨月夕，也好解

破岑寂。卞敏看得阿姊地方清净，没有

人来缠扰，亦愿跟着玉京入道。玉京

道：“我是悲欢离合，世味都尝遍了，

心如古井，一点不起波澜，才能够稳坐

这蒲团上。你同申公子情浓的时候，遇

着这个打劫，论情论理，出家也算正

理。但是蚕丝未尽，蜡炬未干，且在我

这里挨过五载三年，再定行止。”卞敏

自然没有话说，跟了阿姊看经茹素。玉

京也鲜健一点，闲来谈谈旧事。日间，

还有郑医生来走动，说道：“清兵虽则

下了江南，俘了弘光皇帝，那福建地

方，已经别立唐王。这班投降清朝的明

臣，也都奔赴福州，去做那开国元勋

了。”玉京道：“我们是出家人，管不到

国家的兴亡，时局迁变。只是崇祯皇帝

同周皇后，应该追荐追荐。我想趁着今

年中元令节，打一个醮，邀集杭州、苏州这班女僧女道。听说旧院李香君跟着童娘娘也

在杭州。妹子闲着无事，替我绣副长旛，好在三清前悬挂。外面的事，都要托郑先生

了。”

玉京兴兜兜的办这醮事。果然杭州、苏州的同修，都肯临时前来襄助。不道一交新

秋，玉京病又加剧了。卞敏极意调护。到得顺治二年七月初十日，玉京已解除遗蜕而

去。临终嘱咐卞敏，葬在庵外锦树林；只要求钱尚书题一块墓碑，写着“故明女道士卞

玉京之墓”十字。这时苏杭同修，为着醮事赶到，先于十四日把玉京安了窀穸，十五醮

事。公推童娘娘主坛，铙钹喧天，香烟匝地，整整闹了三日。因为祇陀庵无主，便商请

童娘娘，留下李香君管理一切，童娘娘自回杭州水仙庵去了。香君在祇陀庵里，传了玉

京衣钵，晨钟暮鼓，已成了清净女修。只为看着卞敏，尚无结束，倒是一桩心事。况且

卞敏到过豪家，见过名士，等闲的人，卞敏也不放在眼里。幸亏郑医生极力张罗，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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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陈姓贵客，既无嫡妻，又无子女，随着他福建上任去了。香君将玉京遗物，一并

交与卞敏。此后连郑医生也不到祇陀庵了。正是：

收拾虫沙归土壤，扶摇鹰隼出风尘。

欲知后事，且听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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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回
命防河鸳侣警邢姨

志过墟鹣飞感刘妹

上回说到唐王拥立，改元隆武，明朝的遗臣，纷纷往福建去了，又做出一番事业。

但是江南这个地方，龙蟠虎踞，外面又有史可法督师，四镇犄角，为什么北兵一到，束

史可法派高杰去睢州同许定国会合

手受降？便那北京的摄政王，不是

说暂缓南下吗？那知道南都的沦

陷，也是防河的总兵许定国，去迎

接来的。许定国原是一员骁将，他

的夫人侯氏，也广有智谋，驻扎在

睢州城内，正是南北防河的一个关

键。清兵在黄河北面，正眼儿都不

敢觑他一觑。偏是南京城里，闹得

马仰人翻，并无一点中兴气象。定

国也微微有些知道，只说防务紧

急，要求史可法调兵协助。史可法

派了兴平侯高杰，随带本部人马，

到睢州同定国会合。又请侯朝宗做

高杰的参谋。高杰虽然舍不得扬

州，所谓军令在身，义无反顾。

论到高杰的本领，也不弱于定

国，只是勇而无谋，坚于自信。他

从前在李自成部下，曾经长驱入

汴，并力图湘，自成是极亲信他

的。因为同自成的妻子邢氏发生关

系，自成知道了，要手刃高杰，高

杰便带了邢氏投降明朝，屡立战

功，使自成不敢下江南了。这时防守扬州，位居侯爵，邢氏也封了一品夫人。从前自成

对着邢氏，并不是正式的匹配。邢氏花一般娇，柳一般媚，本来看不中自成，只是大批

的金银，整匹的绸缎，随着邢氏使用，也就相安下来。那知邢氏在府里，一年见不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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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面，更不要说枕席上的恩爱了。高杰是家将的首领，同邢氏时常见面。邢氏看得高

杰一表非俗，便有心倾向高杰，始终碍着名分，不敢轻举妄动。还是邢氏定了投明的计

策，才算成就了好事。高杰虽是一条小小的蛇，却比自成这种疲龙活泼勤敏得不少。邢

氏打点了银钱细软，跟着高杰逃之夭夭。高杰惧邢氏严毅，昵邢氏美艳，慑服得番山鹞

子，终身不置侧室。自从坐镇扬州以后，靠着邢氏号令肃穆，所以军民安堵。偏是仪征

的黄得功，看不起高杰，说他是个草寇。刘泽清、刘良佐又附和得功，一定要驱逐高

杰。可法无可奈何，才把高杰调去防河。史可法实在少了一只臂膀。高杰知道可法兵单

马弱，仍留了一支劲旅，叫邢氏带着，住在扬州。高杰只带去本镇一半兵马。

计议已定，高杰辞了可法，回衙与邢氏话别。邢氏置酒饯行，座中有高杰的外甥李

本深，兄弟高俊，邢氏亲手举杯付杰，说道：“侯爷率师北上，建立不世之功，妾身何

敢冒渎？但闻得总兵许定国，久驻睢州，根深蒂固。他要北就北，要南就南，举足重

轻，全在定国一人。侯爷总要结之以恩，感之以信，不是上阵杀贼，可以专讲勇力的。

扬州的事，妾身断不推诿。只怕侯爷没有妾身在旁，虽满布参谋，未必肯听。妾身倒是

踌躇得很。”高杰道：“夫人放心。本藩此行，一戒色，二戒酒，三戒杀，军事都听侯参

谋指挥，一年半载，便好功成身退了。”正说话间，高杰的儿子，只有五岁，也在邢氏

旁边坐下。高杰又道：“这孩子可以过继把阁部元帅，将来自有照应。”邢氏亦点头称

是。

席散以后，高杰准备次日祭旗，三日后出发，由水路先赴徐州。邢氏总觉得心神恍

惚，坐卧不宁。这晚睡了下来，模模糊糊得了一梦。梦见自己顶盔贯甲，站立天帝丹墀

下面，有一冕玉搢笏的，捧册来觐，说是在劫人数。天帝问南人多，北人少吗？捧册的

答应着是。又说，高杰开刀，定数应尔。邢氏听了一悸，醒来便劝高杰解除兵柄，释甲

归农。高杰说道：“这是夫人因思成梦，那里有这种事。”次日依然出去祭旗，不道风吹

大纛，倾折下来。又到演武厅里试炮，红衣大炮，无故自裂。邢氏料定此去不祥，便要

将儿子过继的事，赶紧办好。可法起初不允，叫他继予他人，经不得邢氏跪地哀求，才

算承认。华筵歌伎，袍笏满堂，这真是苦中作乐。

看看已过三日，高杰违不得帅令，舢舻千里，旌旗蔽空的向徐州进发。早有大盗程

肖宇，率健将六人，投降高杰马前。高杰阳与歃血，阴便乘醉骈诛。还有永城乡绅倾家

犒军，也把他无辜惨杀。这个信息传到睢州，许定国便要设法防备。侯氏暗叫差官到徐

州，探高杰的邢夫人同来不曾。知道只有高杰，同几员裨将，几个参谋，侯氏便向定国

道：“高杰能够讲理，同是明朝的臣子，看史阁部面上，让他一点。若仍旧是强盗行为，

只要如此如此，我们怕保不住这总兵吗？”不多几日，高杰从徐州起行，在睢州二十里

外扎营，把王命旗挂在城墙高处，传令无故入城的视此。第二日只带了精锐三百人入

城，定国素服角带，自称总兵许定国叩见侯爷。高杰下马扶起，并辔入衙。彼此钻刀定

盟，约为兄弟。定国知道邢夫人不曾随营，便进上两个美姝。高杰笑道：“行军之日，

无所事此。弟如有心，为吾畜之。俟扫清中原，以娱吾老便了。”定国看得一计不成，

只好再商二计。高杰便传令定国要在教场点卯，定国只得应允下来。那知定国十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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